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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
并不是舞文弄墨的专业作家，
而是解放军里威名赫赫的上
将。1930年，年仅 14岁的萧
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反

“围剿”中，他是红军少共国际
师的第一任政委。长征途中，
他是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的

“先遣队长”，是红军中年龄最
小而独当一面的将领。他经历
了长征中的主要战斗，是这场
艰苦卓绝征战的见证人。长征
的历史，一直在萧华心头激
荡。但数十年戎马倥偬，他无
暇诉诸笔端。

1964年2月，48岁的萧华
因患肝炎卧床治疗，此前他经
历了在总政治部最忙碌的一段
时光。3个月前，萧华痛别了
他视为良师与兄长的罗荣桓元
帅，中央军委决定，由萧华主持
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不料，他感
染上彼时正在流行的肝炎。

4月下旬，在中央的安排
下，萧华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
杭州疗养。周总理曾叮嘱他
别做工作，专门休养。热爱学
习的萧华趁机阅读了大量的
中外文学名著，连在西湖边散
步，他都要拿一本唐诗或宋诗
揣摩。

是年 9月，病中的萧华被
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
任，担负起全军政治工作的重
任。这一年10月，是中央红军
长征开始的 30周年纪念的日
子，此时有不少部队刊物邀请
萧华写回顾长征的文章。那段
时间，红军长征的悲壮历史在
他的脑海里浮现。他虽然身在

美丽的西子湖畔疗养，但长征
中那艰苦卓绝的生活、牺牲的
无数战友，常使他夜不能寐，爬
起来奋笔疾书。就这样，因病
赋闲的萧华忘我地投入到了创
作之中：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
亮到午夜；他眼前的稿纸一次
次被泪水打湿；他的转氨酶指
标先后4次突破“警戒线”；他
的体重减了好几斤……

萧华写作回忆录时，觉得
激情用文章还不能全部宣泄出
来，必须用凝练、隽永的诗歌，
才能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悲壮
的历史。

如今，呈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
每段诗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
句，一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
诗一韵。它们组成了《长征组
歌》中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
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
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
地、到吴起镇……

病中的萧华倾注了自己
的心血和情感，历时两个多
月，创作了一部呕心沥血的传
世佳作。

萧华把12段组诗写完后，
借用毛主席《七律�长征》中的
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标
题，让秘书送到北京征求有关
部门的意见。

1964年11月中旬，《解放
军歌曲》的一位编辑到杭州，萧
华把组诗交给他，让他交给北
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谱曲，要求
谱写成通俗、易唱、具有民歌特
点的曲子，把它献给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30周年。

铸“长征”，萧华西子湖畔养病“吐”诗

1996年《长征组歌》演出场景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
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
间来到现场观看。他还让萧华把
曲作者和歌唱演员都带到他在中
南海的办公室，听他讲述歌词中
涉及的长征史实，并对每段唱腔，
都提出自己的品评意见。

1965年7月，《长征组歌》进
入紧张的排练阶段，当时战友文
工团在北京平安里1号的排练场
非常简陋，周总理看彩排时，人们
把唯一一台风扇放在他身旁。周
总理看见指挥唐江累得汗如雨
下，就亲自把电扇搬到唐江身后，
说：“你比我更需要电扇。”

有一次排练结束时，总理兴
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
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
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
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
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
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
理接连三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
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
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几位曲作
者说：“萧华‘老金山’同志的词写
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
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
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
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
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
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
‘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
响了听唱。”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
一遍地教他唱。

遵照总理的指示，几位曲作
者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
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
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
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
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
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
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

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
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
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
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
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
忽然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
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
总理听了有关人员的汇报。总
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
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
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
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
说：“你们回去再改一改好吧？”
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
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作曲家李遇秋回忆，周总理
在病重期间，仍然牵挂着《长征
组歌》。临终前，周总理还念念
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①3

摘自《解放日报》

爱“长征”，周总理临终前仍念念于歌词

《《长征组歌长征组歌》》幕后的人和事幕后的人和事
核心阅读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
华根据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创作完成了长诗《长征组
歌》。随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4位曲作者选择了其中的
10首诗进行谱曲。组歌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
生活场面，巧妙地把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
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
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如今，51年过去了，《长征组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
长，并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但围绕《长征组歌》诞
生发生的故事，永远也不应该为历史湮没。

时间到了1965年初春，上
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
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项重任，为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老金山”上
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
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

三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
“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
曲”。阳春4月，《长征组歌》的

“主旋律”初稿敲定。于是，他
们三人加上随后调来的唐诃，赴
杭州向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萧华

“老金山”汇报了《长征组歌》的
创作情况。四个人边说边比划
边唱，当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
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
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萧
华“老金山”听后觉得满意。接
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
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
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
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
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
有一番风情”。他在讲述写作的
情形时说：“我写《长征组歌》，不
知道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
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
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
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

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
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
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
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
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
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地结
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
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
人流眼泪的。”当讲到四渡赤水
战斗时，萧华“老金山”绘声绘
色地勾勒出“毛主席用兵真如
神”的大场面……就这样，萧华

“老金山”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
读，为《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
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坚实
而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
谱了。由于晨耕是文工团的领
导，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
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
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
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因此，写
总谱的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

“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李
遇秋生前曾回忆说：“那是1965
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
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
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
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

炉房’，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
索性‘赤膊上阵’……”两个月
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
又遇到新的问题。当时，战友
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加在一
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
完成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
这种情况下，团领导只好决定
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 40多
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
还不熟悉五线谱，只好一边学
一边唱。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采
用了“复调”的手段去表现音乐
形象，那时，连专业合唱团体都
很少用“复调”去演唱，因此表
现和演唱《长征组歌》就更难
了。李遇秋回忆说：至于当时
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那时
几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乐器，
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民族乐
器。遇秋只好采取“有什么用
什么”的办法，来了个中西乐器
大合奏，没想到合在一起的效
果还不错，既悲壮又铿锵。

1965年秋，在庆祝建国和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之际，《长征
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轰
动。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就传遍了全国。

谱“长征”，创作者常常边写边落泪

萧华（左二）与《长征组歌》 演员马玉涛、贾世骏等在一起


